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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芒果街上的小屋》是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代表作，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展现了芒果街上奇卡纳女性生活

的方方面面。本文基于女性视角，主要运用亨利•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从物理、精神和社会三个层面展示

了奇卡纳女性所处的空间困境，并结合文本语境和现实条件提出了合理化的范式，旨在解构权力关系严

重失衡的空间，从而帮助奇卡纳女性在个人和集体两方面摆脱空间困境，实现身份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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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masterpiece of Sandra Cisneros, The House on Mango Street shows diverse aspects of Chi-
cana females’ life on Mango Street from the angle of a child. Based on the female vision, the thesis 
mainly uses the spatial theory of Henri Lefebvre to demonstrate the spatial dilemmas of Chicana 
female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physical, mental and social space. The thesis also propounds 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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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ble paradigms with the textual context and social reality combined, aiming at deconstructing 
the spaces where power relations are largely unbalanced. Therefore, Chicana females can find 
ways to cast off the spatial dilemmas both as an individual and a community, achieving the recon-
struction of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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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芒果街上的小屋》由一系列看似独立但内在紧密相连的小片段组成，围绕芒果街所构成的空间展现

了奇卡纳女性 1 所遭受的来自阶级、性别和种族三个层面的压迫。“值得注意的是，用以标识各个记忆片

段的不是惯常的流动的时间，而是变换的空间。从一开始，空间的转换就代替了时间跳转成为了连接整部

作品的重要链条”[1]。该书以一个孩子的视角，向读者展现了不同于成人视角下的世界，其松散的结构、

诗意化的语言、跳跃式的叙事似乎淡化了背后隐藏的社会问题，但正如皮埃尔·马舍雷(Pierre Macherey)
所说，“在作品的缺无之中，一种新的真理被明确地表现了出来。对于寻求了解这种真理的那些人们来说，

它确立了一种与现实的原初关系，并确立了一种揭示某种认识的形式”[2]，马舍雷认为作品中未能直接展

示的内容可以给予读者无穷的想象空间，增强文本的张力，并间接表现作品的意识形态性。 
小说主人公为埃斯佩朗莎(Esperanza)，其名字在西班牙语中意为“悲伤”和“等待”，而在英语中

意为“希望”。随着情节的发展，埃斯佩朗莎逐步认识到了奇卡纳女性的空间困境，认识到了追求独立

自主的必要性，因而最终她决定离开芒果街，用自己的努力赢得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争取属于奇卡纳

女性的空间来摆脱空间困境。埃斯佩朗莎于作者桑德拉·希斯内罗斯而言(Sandra Cisneros, 1954-)具有浓

厚的自传性质，两者对于空间的理解和诉求多有重合之处：作为墨西哥裔移民的后代，在童年时代小说

人物与作者均经历了数次搬家，直到后来才在一间窄小的、父亲的房子中定居下来，而在空间的不断变

动中她们需要频频告别新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地方意识，产生了空间上的疏离感。稳定的空间具

有庇护性，有助于实现人们身份的建构和自我的塑造，因而对于确定性空间的向往成为二者的共同诉求。

作者在拥有了三座靠写作买来的房子后，她将房子粉刷成别具特色的紫色、蓝色和粉色，并在其中放置

了大量艺术品进行装饰，以此来实现对儿时空间匮乏的补偿，“一座房子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新塑造自己

的空间，好比穿上一件新衣服”[3]。 
“20 世纪末叶，学界多少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此一转向被认为是 20 世纪后半叶知识

和政治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事件之一”([4], p.417)。由于存在着权力的生成、对峙与交锋，空间并非只是具

有物理意义的抽象存在。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批判了将空间视为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的“容

器”或“平台”的传统观点，将社会维度引入到对空间的分析中。据此，列斐伏尔将空间划分为三个部

分，“我们所关注的领域是：第一，物理的——自然，宇宙；第二，精神的，包括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

Open Access

 

 

1“奇卡纳”(Chicana)为阴性词，指的是美国的墨西哥裔女性，书中芒果街上的移民不仅包括墨西哥裔移民，还包括来自其他拉美

国家和地区的移民。奇卡纳女性既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因其“异质化”、“杂糅性”在美国社会中被迫处于边缘地位，

无法拥有归属感，处于强烈的身份焦虑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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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的。换言之，我们关心的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社会实践的空间，感觉现象所占有的空

间，包括想象的产物，如规划与设计、象征、乌托邦等”[5]。社会空间的引入打破了传统的物质——精

神空间二元认识论，列斐伏尔强调社会实践对于空间生产和再生产的意义，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并

揭示了空间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的建构过程”[6]。因而不仅空间由人塑造，相应

地空间也在塑造人的行为和心理。在本书中，作者重在强调空间对人的塑造作用，并由此演绎出人物对

开放空间的诉求，即希望获得一座自己的房子来改变物质、精神、社会状况。 
在国外，学者们侧重从少数族裔文学、原型理论、空间书写等视角研究这部作品，而在国内，学者

们多从文学伦理学、女性主义、成长小说等角度来研究这部作品。以往的这些解读对于书中空间的划分

不甚清晰，也很少打破二元对立的空间以探求一个开放包容的第三空间，因而本文试从区分不同类型的

空间出发，分析空间中社会关系的交锋与演变，研究空间对奇卡纳女性的塑造，力图为奇卡纳女性构建

一个开放式的第三空间来摆脱空间困境。 

2. 奇卡纳女性的空间困境 

《芒果街上的小屋》中三类空间困境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物理空间可反映人们的社会地位，因而

物理空间困境是产生社会空间困境的直接原因之一，并间接影响其精神空间；由于少数族裔这一身份被

“标签化”，社会空间困境也影响了人们的工作与社会交往，导致了其物理和精神空间困境；作为物理

和社会空间困境的映射，精神空间困境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人们的思维和行动方式，并加剧了物理和

社会空间困境。 

2.1. 物理空间困境 

物理空间是人们存在的场所，是直接可感的，奇卡纳女性的物理空间困境主要指她们所居住的破

败的房子。家既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场所，也是社会构成的重要细胞，对于社会关系的生成具有重

要作用。房子是对于奇卡纳女性而言绝非简单的栖身之地，也绝非舒适的欢乐之家。在白人眼中，芒

果街上的房子是贫民区的代名词，因为那里的大多数墨西哥人都是以劳工的身份来美国艰难谋生。由

于经济条件的窘迫，房子给奇卡纳女性带来了低下的社会地位，即物理空间的紧张极大地挤压了她们

的社会空间。 
“空间中不仅包含静态的事物和关系，而且包含运动，运动可以是物体的真实路线，或目光的转变，

或从一个物体想到另一个物体”[7]。由此可知，文学中的空间可以通过描述事物和行动的方式来建构。

一方面，埃斯佩朗莎家的房子“它很小，是红色的，门前一方窄台阶，窗户小得让你觉得它们像是在屏

着呼吸”([8], p.4)，狭窄逼仄的房子是奇卡纳女性被无限压缩的物理空间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作者也

以诗意但尖锐的笔触描写了上流白人群体的物理空间，与奇卡纳女性的空间困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

些住在山上、睡得靠星星如此近的人，他们忘了我们这些住在地面上的人”([8], p.117)。富人们即使偶尔

会关照下层阶级的空间困境，也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优越性心理，具有一定的虚伪性。“芒果街与小山、

地面与山上形成物理空间上的二元对立，其分割暗藏着等级秩序，构成阶级意义上二元对立的空间结构”

[9]。另一方面，作者通过描述行动来构建奇卡纳女性的空间，揭示了房子背后的象征意义。当埃斯佩朗

莎想在学校食堂吃午饭时，她的请求被学校的大嬷嬷坚决拒绝了。嬷嬷想知道埃斯佩朗莎的家庭住址，

她“指着一排丑陋的三户式公寓楼，那里是衣衫褴褛的人都羞于走进去的地方”([8], p.56)。尽管埃斯佩

朗莎的家并不在那里，但在困窘的情形下，她不自觉地点头了。在孩子眼中，老师拥有绝对的权威和话

语权，因而埃斯佩朗莎也不得不被外在的价值观所改造。自此，她认识到学校也并非不存在权力的真空

之地，由于所处物理空间的窘迫，她在学校嬷嬷的眼中便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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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精神空间困境 

精神空间是由心理构建的概念化空间，反映了人们的抽象思维和情感，是物质空间在精神领域的再

现。精神空间中包含了人们对外界环境的反映和投射，极大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本书中，精神空间

困境指奇卡纳女性深受父权制压迫的心理经验和状况。在墨西哥文化中，存在两类女性原型，即甘愿自

我牺牲的圣母瓜达卢佩(Our Lady of Guadalupe)和被视作叛徒的马林切(La Malinche)，符合男性标准的、

默默地在家庭中奉献的“瓜达卢佩”是被赞颂的对象，而试图摆脱约束、妄图踏入公共空间的“马林切”

则是被污名化的对象。 
随着城市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空间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明显，“都市空间被划分为家庭和带薪工

作两个世界，一个是与女人相关的个人领域，一个是男人的公共世界”[10]，女性涉足属于男性的公共空

间被视作一种叛逆的行为，而在私人空间中，由于在经济上依附男性，她们仍处于弱势地位。“身体作

为一种空间性存在，总是在空间中展现的，因此，对空间的压迫总是以身体为原点展开的”[11]，在父权

制的规训下，女性的身体被禁锢于男性所认可的空间范围内，无法在无限的空间中自由展现，而这也直

接加剧了她们的精神空间困境。埃斯佩朗莎的曾祖母曾经是“女人中的野马，野得不想嫁人。直到我的

曾祖父用麻袋套住她的头把她扛走。就那样扛着，好像她是一盏华贵的枝形吊灯”([8], p.11)。曾祖母对

于曾祖父而言不过是物化了的商品，在后来的婚姻中，曾祖母不得不压抑自己的主体性，“她用一生向

窗外凝望，像许多女人那样凝望，胳膊肘支起忧伤”([8], p.11)。“瓜达卢佩”们在家中无法找到归属感

和主体性，“女性被奴役的自我被一点点抹去，最终完全消失”[12]。萨莉的父亲认为萨莉长得美是麻烦

事，她必须严格遵守父亲的信仰，不能去跳舞，不能涉足公共空间，但即便如此，父亲仍然粗暴地殴打

她，仿佛她是一只狗。后来萨莉把裙子拉直了，擦掉了眼睛上的蓝色眼影，被迫接受了父亲的辖制。如

此，“规训手段终于生产出了驯顺的身体，培养出一代又一代具有相同或相似女性气质的女儿，延续了

父权制对女性身体的钳制和管辖，巩固了女性身体所有者——男性(包括父亲和丈夫)的地位”[13]。萨莉

寄希望于通过婚姻实现空间转换来逃离父亲的压迫，但其丈夫不过是把她从一个监狱转移到了另一个监

狱，因为这两个房子在本质上“都是男人的领地，是父权制价值体系主宰的地界”[14]。 

2.3. 社会空间困境 

作为移民群体，奇卡纳女性的社会空间困境既源于种族内部的传统，也源于不同种族间的隔膜和刻

板印象，二者共同导致了她们的边缘社会地位。罗伯特·扬(Robert Young)认为，“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

社会开始容忍少数族裔的人们宣扬身份的不同，但这种容忍有一定的限度，这样一来任何居于美国的人

都不得不被吸纳进来直至最后变得与‘美国人’一致”[15]。在美国社会中，少数族裔群体被主流群体视

为“他者”，是主流群体进行社会改造的对象。而这一改造的过程注定是不和谐的，既意味着不同价值

观和思维方式的对立与冲突，也意味着少数族裔群体同原初种族身份和记忆的割裂。如此，他们面临的

空间困境是既无法彻底融入主流群体中，也面临着与自己的集体分离、无法找到归属感的悲哀。 
埃斯佩朗莎的朋友凯茜是一个白人女孩，对少数族裔持有偏见，随着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芒果街，

凯茜的家人决定离开芒果街，“她似乎忘了我才搬进来，说，这个社区的人越来越杂了”([8], p.16)。凯

茜一家的选择象征着白人群体同移民群体实现了空间上的隔离，从而构建了白人群体—少数族裔群体二

元对立的种族空间结构，压缩了少数族裔群体的社会空间。值得注意的是，刻板印象并非只存在于白人

之中，“她认识到白人并非导致种族不信任的唯一推手”[16]。在“那些人不明白”这一章中作者进一步

阐述了这一问题：“到处都是棕色的人，我们是安全的。可是看着我们的车开进另一个肤色的街区时，

我们的膝盖就抖呀抖，我们紧紧地摇上车窗，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8], p.34)。自此，埃斯佩朗莎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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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乎所有的人，无论他们隶属什么种族，都或多或少地被种族不信任操纵，逐渐开始接受它并将其合

理化，认为这是社会运作的规律，“是的，情形一直一直是这样”([8], p.34)。 
语言对于个人和种族身份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它承载了人们的种族记忆和家园意识，维系着个人

和集体的关联，具有情感维度和社会维度。少数族裔群体在融入白人主流群体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学

习使用对方的语言而逐渐淡忘自己的语言。玛玛西塔带着孙子移民到芒果街上同儿子相聚，除了在必要

的时候，玛玛西塔一直拒绝说英语，将自己锁在家中听西班牙语广播节目，试图免受同质化的侵蚀，但

当孙子开始用英语唱电视上播放的百事可乐广告歌时，玛玛西塔陷入了彻底的绝望。主流群体操纵了主

流话语，且善于运用大众媒体等传播方式来宣传推广其话语体系和思维模式。主流话语占据了主要的社

会空间，而少数族裔群体的微弱声音得不到倾听，却被掩盖直至失声，从而使少数族裔群体丧失了自己

同过去、故国和种族的联系，产生了身份的不确定性。 

3. 个人空间与集体空间：困境的突破 

“白人艺术家成长小说都是以离开为结局的。如果把埃斯佩朗莎创造独处的空间作为自己的最终追

求，那么她也就倒入了盎格鲁女性主义的洪流之中”[17]。与白人女性不同，奇卡纳女性不仅处于阶级和

性别导致的困境中，也面临种族带来的边缘空间困境，对于所处的集体有着更为深沉的情感。因此，奇

卡纳女性不可能通过复制白人女性的模式来突破自己的空间困境，她们必须考虑到自己的种族意识和集

体意识，探索出一条适合奇卡纳女性的道路。 

3.1. 追求个人空间 

突破空间困境首先应实现经济独立，争取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在结尾处，埃斯佩朗莎不再满足于

住在父亲的房子里，想要的“不是小公寓。也不是阴面的大公寓。也不是哪一个男人的房子。也不是爸

爸的。是完完全全我自己的”([8], p.145)。瓜达卢佩婶婶在听了埃斯佩朗莎写的有关自由的诗歌后，告诉

她，“你一定要写下去。那会让你自由”([8], p.80)。长期以来，主流话语系统为男性所占据，并经由传

播不断固化男性中心主义立场，强化了二元对立的局面：男性成为女性的代言人，女性近乎处于失声状

态。而女性通过写作，既是构建自己独特话语体系、为被压抑女性发声的有益实践，也可以改变自己经

济上依附男性的困境，为自己的独立寻找立足点。 
其次，奇卡纳女性应同父权制抗争，争取精神上的独立。“资本主义父权制对妇女的压迫不只是通

过直接的介入和暴力，还通过将所有事物的商品化和利润最大化确立为社会的中心目标这一简单的事实”

[18]。父权制植根于社会意识形态中，时常会将对女性的压迫浪漫化，令女性在无意识中接受男性的管辖，

甚至成为父权制的间接传承者，加剧业已棘手的空间困境。当埃斯佩朗莎的自我意识和反叛精神觉醒后，

她决定成为真正的自己，拒绝成为男性标准下理想的妻子和母亲，她试图像男人一样离开餐桌，不把椅

子摆正，也不收拾碗筷。在这里，埃斯佩朗莎的行动并非表明女性应该懒散不作为，而是具有鲜明的象

征意义，意味着“生来为女性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具有做家务劳动的习惯和愿望，而是社会对女性的一种

角色规定”([19], p.77)。女性不应该把做家务内化为自己的本职工作，要从看似琐碎的小事起步来争取两

性平等，逐步突破自己的空间困境，重建自己的主体性。 
教育也是促进奇卡纳女性突破空间困境的一大途径，可拓宽她们的视野，促进思想的觉醒，为她们

提供更多的机会来改写人生。埃斯佩朗莎的朋友阿莉西娅是一个失去了母亲而肩负起照顾全家责任的女

孩。尽管父亲不断向她灌输父权制的思想：“一个女人的本分是睡觉，才能和玉米饼星星一道醒来”([8], 
p.37)，她依然整夜地学习，去大学上学，不愿意在工厂里、在擀面杖后过完一生。阿莉西娅既承担了责

任照顾家庭，又通过教育间接同父权制抗争。通过对空间困境的分析，可以看到社会空间与物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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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交织融合，密不可分。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提出了第三空间这个概念，第三空间是对二元对

立的第一空间(物理空间)和第二空间(精神空间)的突破，既包含了二者，又是对二者的超越。在第三空间

里主体性与客体性、真实与想象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把空间的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同时包括在内

的同时，又超越了前两种空间，而呈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向一切新的空间思考模式敞开了大门”([4], p.421)。
因而，阿莉西娅这种折中的方式既考虑了现实需求、又具有超越意义，是摆脱困境的积极努力，不致于

遭到外界强烈的反对而使争取空间的抗争劳而无功，不失为奇卡纳女性摆脱空间困境的一个方向。 

3.2. 追求集体空间 

地方整合了人类的思想、记忆和身份，具有生态意义、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一种特定的行为方

式的不断重复开始与某一特定的地区相联系，而那些初到那个地区的人只要留在那儿其行为方式便会被

当地同化……随着时间的堆积，空间成了地区，它们有着过去和将来，把人们捆在它的周围”([19], p.131)。
这表明，生活在一个地区的人会由于时间的推移和行为的重复而形成“地方感”和“集体感”，与地区

形成心理上的紧密联系。埃斯佩朗莎曾经为她所住的房子感到羞愧，认为她不属于这里。在阿莉西娅的

启发下，她开始认识到自己和芒果街之间无法割舍的联系，“不管你喜欢与否，你都是芒果街的，有一

天你也要回来的”([8], p.144)，展示了潜藏在奇卡纳女性内心的地方意识和集体意识。最后，埃斯佩朗莎

决定与芒果街告别，只身闯世界，但这不仅是为了突破个人的空间困境，也是为了奇卡纳女性整体，展

现了奇卡纳文学不同于白人文学的地方：“我离开是为了回来。为了那些我留在身后的人。为了那些无

法出去的人”([8], p.150)。此处的“回来”并非仅指涉空间层面的回归，也指精神层面的回归，即通过写

作等方式发出属于奇卡纳女性的声音引起社会的重视，从而改变其他女性的空间困境。埃斯佩朗莎的选

择也是作者本人的选择，是作者为奇卡纳女性突破空间困境点明的一条出路。 

4. 结语 

在《芒果街上的小屋》中，作为生活在美国社区的墨西哥裔移民，奇卡纳女性受到了来自阶级、性

别和种族三个层面的压迫，处于“他者”地位，是被规训的对象。基于此，本文从个人和集体层面提供

了摆脱空间困境的思路，试图探索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现实意义强的第三空间。虽然该书创作于 20 世

纪 80 年代，但书中反映的背景与当前的社会历史依旧有着很多关联，因而书中展现的奇卡纳女性的空间

困境具有超越性，本文所提供的突破空间困境的思路也依旧具有可行性。 
在 21 世纪的世界，全球化的潮流浩浩荡荡，但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也蠢蠢欲动，严

重干扰了各种族人民的和平相处，也阻碍了少数族裔群体空间困境的突破。如何在经济增长速度疲缓、

新兴产业方兴未艾的社会中实现经济独立，如何在性别观念逐步开放、人工智能蓬勃发展的时代实现两

性平等，如何在种族敌视日益增长、文化碰撞日益频繁的异国他乡安身立命，既是对奇卡纳女性提出的

挑战，也是涉及整个少数族裔群体的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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